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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川

落叶的感应

从第一片到最后一片
从情绪化到遵从规则
落叶都具备优秀的品质

像极了一个人的黄昏
苍老的只有身体
而思想与灵魂
还可以继续飞翔

由此上溯，落叶的前生
应该是从容不迫的
而今生又何尝不是
如此完美地谢幕

秋雨的一生

那日，我还在匆匆赶路
第一场秋雨说来就来了
简直防不胜防

也许阳台的窗户还来不及
关上，也许一片落叶的
思考还没有完成
也许，梦里的期待
正在路上拼命地奔跑

秋雨说来就来了，它的一生
不轻不重，不紧不慢
正好落在我中年的
头顶与肩上

金黄的部分

它们起先，刚从青绿中
挣脱出来，从浅黄到金黄
仿佛一场梦，醒来就实现了

一片叶子的黄
与一株水稻的黄，甚至
与一根玉米的黄
都是金秋的
底气与底色
势不可挡，也绝不涂改

当我说出田野的喃喃呓语
那些谷仓，就会为我们
清空自己
等待丰收的箩筐，去填满

秋声赋
（组诗）

塔林花的草原醒来时，达拉尔河还
披着银甲。晨雾从河谷漫上来，给山冈
镶上白边，远处的蒙古包像散落在绿毡
上的白蘑菇。这是阿鲁科尔沁旗西北
部的巴彦温都尔苏木，辖区为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
统”核心区，拥有塔林花国家草原自然
公园，保留“逐水草而居”传统游牧模
式。当长调的第一个音符从牧人的口
里飘出，连晨风都放慢了脚步，生怕惊
落草尖的露珠。

清明过后，冻土开始呵出潮气。巴
特尔家的勒勒车辕杆上，还缠着去年冬
雪的冰碴。“该拆包了。”他拍了拍蒙古包
的顶毡，哈那杆在晨阳下泛着琥珀色，那
是桦木经岁月摩挲的光泽。勒勒车的木
轮碾过结霜的草甸，辐条与轮轴摩擦出

“吱呀吱呀”的颤音，像极了长调《小黄
马》里的装饰音：“春日的草原哟，是马背
驮来的绿哈达……”迁徙的队伍沿着达
拉尔河走，牛群的铃铛声碎在风里。少
女其其格抱着刚生的羊羔，毡靴上的草
籽沾着晨露。“阿爸说，春营地要选在向
阳坡，让羊羔晒暖肚皮。”她的声音甜得
像刚挤的鲜奶，远处的长调歌手正用颤
音模拟黄羊奔跑的韵律，这是乌桓人传
下的本事，用歌声给迁徙的牲畜引路。

蒙古包搭建要讲规矩，哈那杆朝东
南，让西北风从斜侧过；陶脑的天窗对准
北斗，夜里能接星光。巴特尔的手在榫
卯间游走，20 年前学的手艺，如今教给
儿子朝鲁。“记住，勒勒车的轮辐要雕七
道纹，那是哈布图哈萨尔的幸运数字。”
老人的话音里，仿佛看见祖先的车队从
察汗浩特古城出发，车辙里盛着幽幽的
月光。

夏至的塔林花，草浪涌到天边。夏秋
营地的蒙古包连成星阵，奶茶香混着马汗
味，在风里发酵成狂欢的前奏。那达慕的
敖包前，搏克手系着三色腰带，像苍狼与
白鹿的后裔对峙。老额吉捧着银碗，将鲜
奶洒向蓝天，祭词随着长调飘向云端：“高
格斯台罕乌拉的神灵哟，护佑这草场，护
佑这牛马羊群……”赛马场的沙地上，枣
红马的鬃毛燃成火焰。骑手们戴着鹰羽
饰，腰间的鹿皮带上嵌着狼髀石。长调歌
手突然唱起《阿日奔苏木婚礼》的选段，那
是哈萨尔部的浪漫，聘礼里的勒勒车要雕

九道花纹，象征九曲黄河的滋
养。新娘的盖头要绣八瓣莲
花，对应八方祝福。

蒙古包外，其其格和姐妹
们熬制奶豆腐。铜锅的热气
里，鲜奶像白玉浆般翻滚。“要
撇三次沫，火不能太旺，不然会
焦。”额吉的手在锅沿轻旋，木
勺搅动时，竟带出音乐的韵律，
那些曾在古代流转的音符，如
今在牧民的烟火里重生。

白露为霜时，打草的钐刀
在草浪里翻飞，如银色的鱼
群。牧民们踩着露水割草，
草香里混着汗味，是最踏实
的丰收。“打草要留三寸，来
年春芽才会旺。”其其格的阿
妈说着，将草捆堆成“金字
塔”，像给草原攒过冬的棉袄。勒勒车装
满干草，车辕上的铜铃叮当作响，像是给
迁徙的队伍打拍子。

迁徙前的夜晚，篝火映红了蒙古包。
长调歌手唱起《送亲歌》的变调：“秋草黄
了哟，心却向着暖帐……”巴特尔摸黑检
查勒勒车的轮轴，油葫芦里的羊油涂得仔
细，“车轴润，福气顺。”管护站的监测员用
手电筒照向星空，卫星地图上，这片草场
的载畜量正像祖先计算的那样精准，草畜
平衡，不是数字，是天地给的准星。

冬至的蒙古包内，牛粪火舔着铁炉，

奶皮子在瓷盘里泛着琥珀光。
巴特尔的孙子戴着皮帽，听爷爷
讲察汗浩特古城的故事：“那时
的汗廷，长调与丝竹齐鸣，勒勒
车从这山冈排到那山冈……”
窗外的白毛风呼啸，屋里的长
调却格外温柔，像《辽阔的草
原》里的低音哼鸣：“冬雪盖不
住哟，祖先的脚印……”

管护站的车灯偶尔划过
夜空，那是朝克图在巡查禁牧
区。他的皮靴踩碎风霜，脚步
却很轻，怕惊醒休眠的草芽。

“禁牧期里，狼毒花少了，贝加
尔针茅多了。”年轻人用手机
记录雪的厚度，屏幕的蓝光映
着他的眼睛——里面有祖辈
的星空，也有现代的智慧。

蒙古包里，额吉在给即将出嫁的女儿
赶制勒勒车模型。“带上这个，想家了就看
看。”她的针脚里藏着长调的旋律，每一针
都系着塔林花的月光。

察汗浩特的断墙下，勒勒车匠人乌
力吉在刻最后一道木纹。不用铁钉的榫
卯，藏着哈萨尔部的匠心，“这道纹要像
达拉尔河的湾，那道要像高格斯台罕乌
拉的峰。”他的工具箱里，还留着祖父传
下的刻刀。

汗廷音乐的乐师那日苏，正对着古谱
校音。泛黄的工尺谱上，“工、尺、上、合”

的符号，曾在古代的宫殿里流转。“这曲子
要配着长调唱，才能显出草原的辽阔。”他
的马头琴在月光下泛着幽光，琴弦震颤
时，仿佛看见察汗浩特的可汗们举杯共
饮，长调与雅乐交织成风。

阿日奔苏木的婚礼上，新人骑着装
饰孔雀翎的马，走过用鲜奶画的吉祥
纹。司仪的长调里，藏着千年的祝福：

“愿你们的勒勒车，载着幸福走千里；愿
你们的蒙古包，盛着欢乐过四季……”这
不是复古，是活着的传承——当城里的
孙子回来拍摄结婚照，无人机的镜头里，
分明有文化融合的风掠过。

管护站的监测屏上，草长量、载畜量、
水流量在跳动，像草原的脉搏。朝克图盯
着数据，想起爷爷的话，“草畜平衡是祖
训，天地人和是根本。”他带着牧民给草场
划区，春放南山，夏牧河湾，秋收北坡，冬
歇西岗——这是千年的智慧，如今用卫星
地图标注，更是精准。

禁牧期里，狼的足迹又出现在雪地
上。朝克图笑着说：“狼回来了，说明草里
有兔子，兔子有草吃。”休牧的山坡，狍子
的粪便里夹着车前草籽，像大自然的信
笺。监测员们采回沙参的标本，665种植
物、87种鸟类的档案里，又添了新页。

离乡的牧人在城里听到长调，会突然
红了眼眶。就像其其格的阿妈说的：“塔
林花的草，是长在骨头里的。”大学生回
来研究非遗，却学不会用钐刀打草，但没
关系，勒勒车的轮轴还在转，长调的尾音
还在绕着山冈，就像蒙古包上的蓝纹，永
远映着蓝天。

管护站的墙上，挂着老牧民的合影。
他们的皱纹里藏着草场的密码，手掌的老
茧里结着草籽的梦。当无人机掠过塔林
花的上空，镜头里的草原像块绣着生命的
锦缎，每针每线都缝着游牧的智慧、长调
的余韵。

当第一缕春光照亮达拉尔河，我又要
启程。塔林花的故事，是草与牧人的和
鸣，是长调里的千年回响。在这片土地
上，游牧的智慧仍在生长，就像那首没唱
完的长调：“草原的孩子哟，永远带着草场
的芬芳……”

风从察汗浩特的断墙间穿过，带着勒
勒车的吱呀声、奶豆腐的甜香、长调的悠
扬，流向更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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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杉

草原刚过雨季，晨露在针茅的叶尖上
凝成水晶。阿妈跪在羊群踩出的小径旁，
指尖拨开半枯的芨芨草，簇生的紫蓝色碎
花便从指缝间探出头来。她的羊剪子悬
在腰侧晃悠，银饰叮当声惊飞了草窠里的
云雀，却惊不散那团淡紫色的雾——扎蒙
花正在抽穗。

“这东西金贵着呢。”阿妈往竹篮里
拢花茎时，露水打湿了藏青色的头巾，

“雨水多时，漫山遍野都是扎蒙花。”她的
指甲缝里嵌着草绿，指腹摩挲花瓣的动
作轻得像抚摸羊羔的绒毛。扎蒙花的茎
秆细如棉线，紫蓝色的花瓣却饱满得像
浸了蜜，凑近了能闻到一股混着阳光的
辛香，比野葱浓烈，又比山椒温润。

我蹲在阿妈身边数花穗，忽然发现
花丛里藏着只土黄色的蚂蚱。它的后腿
刚要蹬起，就被阿妈用竹篮沿轻轻按
住。“这虫儿专吃花蕊。”她捏着蚂蚱的翅
膀往远处一抛，眼神里带着点护犊子的
认真，“去年这片坡让羊群啃秃了，今年
扎蒙花能长起来，全靠这几场雨。”风掠
过草甸，带起一阵细碎的花响，远处的羊
群像散落在绿缎上的珍珠，咩咩的叫声
混着花的香气漫过来。

日头爬到头顶时，竹篮底已经铺了层
紫蓝色的花。阿妈把篮子往臂弯里一挎，
忽然指着远处的山坡说：“你看那片云，像
不像去年生的那只白羔子？”我顺着她指的
方向望去，一朵蓬松的白云正缓缓掠过山
脊，阳光透过云隙在草坡上投下流动的光
斑，光斑里的扎蒙花丛像撒了把碎星星。

灶房里的铁锅正咕嘟冒泡，阿妈把
竹篮里的扎蒙花倒进瓷盆，用井水淘洗
时，花瓣在水里轻轻翻卷，像一群蓝紫色
的小鱼。“你爷爷年轻时，专挑雨后去采
扎蒙花。”她的手在水里搅动，水花溅在
灶台上的搪瓷碗沿。

我趴在灶台边看她往锅里撒盐，铁
铲碰撞锅底的声音里，阿妈忽然说起 60
年前的事，“那年大旱，草原上的草枯到
能点燃。爷爷牵着马走遍七道梁，最后
在一道干涸的河床里发现了扎蒙花。那
花根扎在石头缝里，花瓣却精神得很。”
阿妈往锅里倒胡麻油时，油星子溅起的
青烟里飘着花的香，“他把花采回来捣
碎，拌在麸皮里喂羊。”

油锅里的花开始泛黄时，香气突然变
得浓烈起来。阿妈用铁铲翻着炸得酥脆
的扎蒙花，忽然停下手往窗外看，阿爸赶
着羊群回来了，他的羊皮袄上沾着草籽，
手里攥着一束刚掐的野黄花。他把花插
进窗台上的空瓶，阳光透过花瓣在墙上投
下细碎的金斑。阿妈往他手里塞了块刚
炸好的扎蒙花，“小心别让羊啃了
根，明年还指望它们发棵呢。”

暮色漫进灶房时，瓷罐里已经
装满了炸好的扎蒙花。金黄的花

穗裹着油亮的糖霜，咬一口能尝到阳光的
味道。阿妈把罐子塞进炕头的木箱，说要
留着过冬时拌面条。我躺在炕上打瞌睡，
听着窗外的虫鸣里混着阿爸哼的牧歌，忽
然觉得那歌声里也飘着扎蒙花的香。

秋风卷着草屑掠过屋檐时，扎蒙花
的种子开始往土里钻。阿妈背着篓子去
给羊群储冬草，路过春天下过雨的那片
坡，忽然蹲下身扒开枯草——一簇嫩绿
色的芽正从土里探出头，两片圆叶像刚
出生的羊羔耳朵。“这花籽能在冻土下睡
3个月。”她用手指把周围的碎石拨开，眼
里的笑意比春阳还暖，“等明年雪化时，
它们就又冒出来了。”

我跟着阿妈往草垛上扔苜蓿，忽然
发现她的鬓角添了几根白丝，像冬雪落
在草尖上。“你小时候总把扎蒙花别在羊
角上。”她往我手里塞了把晒干的花，“有
一次还把花籽撒进羊圈，结果来年羊圈
周围长了半圈花，羊群进出都踩着香。”
风卷着干草屑掠过草垛，远处的胡杨林
正把影子拉得老长，阳光透过枝叶在地

上织出的网，像撒了把碎金子。
夕阳正把草原染成金红色，坡

底的扎蒙花丛像铺了块紫蓝色的毯
子，风过时，花海起起伏伏，像谁在

远处摇着块大花布。
第一场雪落时，我在炕头翻出本旧

相册。泛黄的照片里，年轻的阿妈正举
着束扎蒙花笑，辫梢的红绸带在风里飘
得像团火。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羊群在圈里不
安地刨着蹄子。阿妈往火塘里添了块干
牛粪，火苗舔着铁锅的声响里，她开始往
面粉里拌扎蒙花。

雪停时，院子里的柴堆已经积了层
白。阿爸踩着雪去检查羊圈，回来时手
里攥着根冻硬的扎蒙花茎。“这花根扎得
深，雪埋不住。”他把花茎插进窗台上的
玻璃瓶，“等开春化雪，它还能发新芽。”
阳光透过结了冰花的窗户照进来，在花
茎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撒了把碎钻。

惊蛰的雷声刚过，我就跟着阿妈往南
坡走。雪水在辙印里汇成小溪，溪边的枯
草下，已经有扎蒙花的嫩芽在探头。阿妈
用树枝拨开残雪，忽然指着土里的绿芽
笑：“你看，它们醒了。”她的手指轻轻碰了
碰芽尖，像怕惊扰了刚睡醒的孩子。

远处的蒙古包升起了炊烟，奶茶的
香气混着融雪的湿气漫过来。阿爸骑着
马去查看草场，马蹄踏过融雪的声音里，
传来他哼的牧歌。阿妈坐在向阳的土坡
上晒花籽，竹筛里的花籽黑得发亮，每粒
都像裹着阳光的味道。

风掠过新绿的草尖，带来远处溪流的
叮咚声，坡下的扎蒙花丛正一片接一片地
绽开，紫蓝色的花海在阳光下铺向天边，
像谁把天上的星星撒在了草原上。

我忽然明白，扎蒙花从来都不是普
通的草。它长在爷爷的羊皮袋里，藏在
阿妈的记忆里。

扎 蒙 花扎 蒙 花
秋语

（外一首）

□刘凤鸣

枯叶在风中低语
那是秋天最温柔的诗句
每一片金黄都是时光的印记
轻轻飘落，诉说别离

秋的语言不止于此
看晨露凝成珍珠
在草尖上荡漾秋千
一颗颗玲珑心唤醒阳光

穿过薄雾的秋阳
为大地披上琥珀色的绸
紧紧捂住沉甸甸的果实
生怕随着风的笑声跌落

候鸟排成了省略号
一路上编织秋的故事
连同人们可能忘记的方言
一并带向南方

蟋蟀的琴声越来越敞亮
不用修辞也动人心弦
这是秋日最特别的语言
总结了季节的清爽与丰盈

秋韵

秋风轻拂稻田
金黄波浪在阳光下蔓延
稻穗垂首致敬
向农人诉说丰收的喜悦
一朵花在黝黑的脸上绽放

枫叶染红了山冈
像火焰般燃烧着最后的热情
一抹艳红铺就的小径
轻盈步履踩出蟋蟀的新唱
一声声唱出秋日芬芳

落日余晖洒满大地
给万物披上一层温柔的光晕
野草坚韧地看着秋的世界
一场风景逐渐被另一场风景

取代
自己也将随候鸟一起
相逢在明年的春天里

巴彦温都尔苏木牧场巴彦温都尔苏木牧场 李富李富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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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石

初秋的呼伦贝尔，一圈淡
淡的绿，远望去，整个草原，俨
然一匹无穷无尽的黄绿绸缎。

沿着被牛羊踩出的小径前
行，一丛丛野菊，淡紫的花瓣，
花蕊中透着明亮的黄，藏在茂
密的草叶间。偶有蝴蝶静静地
停在花瓣上，仿佛怕惊扰了这
初秋的宁静。我蹲下身，闻到
一丝清甜的香气，不似夏花那
般浓烈，倒像是刚煮好的奶茶，
温温的，萦绕在鼻尖。路边的
几丛沙棘，绿莹莹的果子缀在
枝头，捏一颗放在嘴里，酸意里
裹着一丝甜，那是草原初秋独
有的滋味。草坡深处，忽然闪
过一个灰褐色的小身影，一只
旱獭，见我望过去，立马缩成一
个小球，钻进了地洞。

远处的羊群慢慢挪动着，
像一团团白色的云落在草原
上。公羊的犄角泛着浅灰的
光，母羊低头啃草，尾巴轻轻
甩动，偶尔抬头，像是在和同
伴说着悄悄话。有几只小羊
羔跟不上队伍，围着母羊打
转，毛茸茸的身子蹭着母羊的
腿，母羊便停下脚步，低头舔
了舔小羊的耳朵，那温柔的模
样，让整个草原都慢了下来。
不远处的马群里，几匹棕色骏
马正甩着鬃毛，马群旁跟着一
只牧羊犬，它竖着耳朵，眼睛
警惕地扫视着四周，偶尔跑到
羊群边缘，低吠两声，把离群
的小羊赶回到队伍里。牧羊
犬的主人是一对年轻夫妻，丈
夫骑着白色的骏马，手里握着
长长的牧鞭，并不轻易挥动，
只是偶尔在空中轻轻一扬，发
出“啪”的轻响。

走累了，便坐在一处缓坡
上休憩。

远处的莫日格勒河蜿蜒着，
河水比盛夏时清了一些，泛着粼
粼的光，像一条银色的带子飘
动。河边的柳树叶子开始泛黄，
风一吹，便有几片叶子飘落在水
面上，打着旋儿往下游飘去。偶
尔能看见几只水鸟掠过河面，翅
膀在水面上点一下，激起一圈圈
涟漪，随后便飞向远处的芦苇
荡，留下一串清脆的鸣叫声。芦
苇荡已不像盛夏时那样翠绿，顶
端的芦花开始泛白，风拂过时，
成片的芦花轻轻摇曳，像一团团
蓬松的马尾。忽然，从芦苇丛中
飞出几只野鸭，翅膀拍打着水
面，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飞去，
叫声在空旷的草原上格外清
晰。此时，天空中还盘旋着几只
百灵，它们展开褐色的翅膀，叫
声清脆婉转，像是在为这初秋的
草原谱曲。

临近中午，明媚的阳光透
过云层洒在草原上，暖融融
的。不远处的蒙古包前，一位
老人正坐在马扎上晒太阳，手
里拿着一把旧梳子，慢慢梳理
着身边小马驹的鬃毛。小马驹
乖巧地站着，偶尔甩甩尾巴，老
人便笑着拍拍它的脖子，嘴里
说着蒙古语，声音轻轻的，和草
原的风融在一起。老人身边的
木桌上，放着一个粗陶碗，碗里
盛着刚熬好的奶茶，表面浮着
一层薄薄的奶皮，散发出浓郁
的香气。见我望过来，老人笑
着朝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还
递来一块奶豆腐，咬一口，软糯
中带着奶香，细细咀嚼，有一丝
淡淡的甜味。

正午的阳光温暖，草原上
的风也变得轻柔。我跟着老人
的孙子，一个扎着小辫的男孩
去拾牛粪，他手里拿着一个竹
筐，脚步轻快地在草地上穿
梭。男孩说夏天的时候，这里
能看见成群的蝴蝶，还有会唱
歌的百灵鸟。这时候，草丛里
忽然窜出一只小兔子，浑身雪
白，只有耳尖带着灰，它停下来
望了我们一眼，两只红眼睛像
玛瑙，随后便蹦蹦跳跳地钻进
了更深的草丛。

傍晚，风渐渐凉了。天空
被染成了橘红色，云朵也镶上
了金边。草原上的牛羊开始往
回走，蹄子踩在草地上，发出

“沙沙”的声响。远处的蒙古包
升起了炊烟，一缕缕白色的烟
柱在暮色中慢慢散开，带着淡
淡的奶香味。我站在草原上，
看着夕阳一点点沉下去，把草
原的影子拉得越来越长。

呼伦贝尔的秋，像一位历
经沧桑的老人，把盛夏的热烈
悄悄收起来，换成淡淡的温
柔，藏在羊群的叫声里，藏在
蒙古包的炊烟里，也藏在百灵
的歌声与牧民们的笑容里。

初秋，
呼伦贝尔记


